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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接上页）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她自己在家都不敢住。


就这样他们还多次跟踪我，寻找抓我的机会。一次我从老家回来，老家离我这有几千里地，在中转站我去买票时，发现站里边有很多便衣，其中有一个人对我说：“就等你了”。大庆公安局恶警气急败坏，找不着我，就在我家里没人的情况下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砸门撬锁把我住房（是廉租房）给收回了。屋里我的所有物品就象空气一样蒸发了。一辈子的家产就这样飞了，没了。


就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做好人，中共邪党把我迫害的身无一分，房无一间，这就是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在经济上截断、名誉上搞臭、肉体上消灭的见证。


二零一零年被绑架，被劫持入哈尔滨女子监狱迫害


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四日我在租住的房中，再次被绑架，恶警把我的东西又全部抢走，还有八千元钱、都被国保队长冯海波抢走。直接把我带到会战公安分局，一群恶警向打了胜仗一样，都来问我你是韩桂荣吗？你跑哪去了，八九年找不着你，今天总算抓到你了。在分局，恶警强迫我坐了一宿铁椅子。


第二天我被送到大庆第一看守所，在看守所呆了两个多月。在第一个月中，办案单位多次对我非法提审。由于迫害，我身体就出现了严重的病态，四月末他们偷偷的开庭，那时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，在法庭上除了恶警外，一个旁听的也没有，那时我已经不能站起来了，他们给我拿了个凳子，让我坐下，他们说什么我都没听见，我一直在喊法轮大法好，一个法警说别喊了没有人，就你自己，我一看真的一个人也没有。


女法官问我；你有没有罪，我说我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按真善忍做人没有罪，后来我就昏了过去了。


那时我走路都得别人扶着，他们带我去大庆人民医院检查：冠心病、高血压。做心电图时大夫说：非常严重。恶警说：严重也不能放你，放你回去你还做。就这样他们怕担责任，迫不及待地把我劫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，一路上看守所的医生带着药陪在身边。


在哈女监，我被分到十一监区，那时我身体一直不好，经常是浑身哆嗦没有劲，走路都得人扶着，脉搏一直非常弱。就在我身体迫害非常严重的情况下，监狱还安排刑事犯道长崔香、还有帮教宋善风、全红利、黄丽萍她们每天做转化我的所谓“工作”。我不听她们的歪理学说，也不看她们的电视。她们气急败坏的骂我。恶犯崔香说：不看你身体这样就打残你，码死你。半个多月后不转化就被送到“严码组”。又下队到大监区，一呆就是两年，后来又回十一监区。


出狱后仍遭迫害，生计艰难


今年二月二十四日我的冤狱终于结束了。当大队长扶着我走出牢狱大门时，看到了几辆车还有好多人,这时有人问我说:你身体怎么样？我说身体好了，又有人说：好了就上车，我说不行，我等我弟弟，就这样我和弟弟上车了。车开出不远，我心脏病犯了，胸口发闷上不来气浑身没劲哆嗦，就感觉心脏往一起聚，说话嘴都不好使，感觉我快不行了。我弟说：快停车，我姐不行了。有人说：高速公路不让停车，停车有危险。弟弟说：不停车人都快不行了。就这样在高速公路停了两次车，其中一人说他是大庆市政府610的姓赵，和我弟弟商量说：今天我们接你姐姐是送洗脑班的，但是你姐姐身体这么不好，还是送你亲戚家吧。在车上，610姓赵的跟我说：老太太你身体这样我也不要你了，把你送你叔家去吧。


我叔叔家住大庆采油三厂，三厂的拥军公安分局施加压力，片警姚某某多次给我叔家小弟弟打电话不让接触我，说以后因为我会受到牵连，不让我叔家人跟我联系，也不让我在大庆住。


我弟弟跟我说：回来了，家在哪里呀，老叔家不敢留你，你怎么办呢？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就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无家可归，流浪街头。最后我住进了旅店，因为没钱，旅店我不能住。就这样我又居无定所开始了流浪生活。刚回来身体不好，走路困难，在朋友家住一段时间我就开始去房产局要房子。


开始我去红旗街道找到韩主任，说明我的来意，可是韩主任却说：我们给你办不了，因为没有证明你身份的证件。我说：那我就去找大庆市民政局局长办低保，找大庆市房产局局长要房子，我这样做对你们工作有没有负面影响？韩主任说：没有影响。我就去找市民政局刘局长、马局长还有市房产局刘局长，说明我的情况，三位局长很热情的接待了我，说：你这个情况很特殊而且你的年龄又这么大，只要社区报上来，我们就尽快给你解决。


我又去会站公安分局要钱，补户口身份证，办低保用，可是会战公安分局的黄队长刁难我，不给办户口身份证，还一推再推。我又去了会战公安局信访办要钱，信访办的人说给你查查是谁办的案子，确定是冯海波之后，就给他打了电话，可是冯海波说让我上公安局国保支队他那去要钱。在我没有钱的情况下，一直跑了20天左右，终于把证件都办全了。


可是我没有想到，要的证件都办好了，就因为我没有固定住处，萨尔图区三环社区李凤芝书记把我推到红旗社区，红旗社区韩主任就是不给办，还有五环社区刁难我，三个社区一推再推最终以没有固定住处为借口就是不给办。


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，靠亲戚、朋友帮助艰难度日。希望红旗社区、五环社区、三环社区不要助纣为虐，充当打手，我要的只是属于我的。迫害法轮功学员，迫害者最终一定是要偿还的。


我劝还有善心的人们，不要迫害无辜善良的百姓，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不会由于历史的过去而消失，人民会记住你们的功与过，善良的人会得到善报，作恶的人也一定会得到天惩，不是我在说，那是天理在恒定着一切。我真心的希望你们选择善良和美好。◇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前来购买法轮功书籍、教功录像带的人络绎不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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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个尚未修炼法轮功的人，但我舅妈常给我们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，我们明白了法轮大法好，全家做了三退（退出中共党、团、队）。


2010年10月1日早上6点钟左右，我驾驶着从舅妈家表弟处借来的小客车，载着全家九口人开往普兰店乐甲乡老家给老父过86岁生日。在途中启车下小坡时，车速突然加快，象离弦箭似的冲出去（发动机飞车现象），当时我用尽全身力气刹车、打方向盘，也没刹住车。冲的过程中躲过了好几辆车和人，驶入反向车道，上了道牙石上，把道牙石撞坏了，接连撞倒三棵树，树的直径在15－20厘米。此时四个车轮胎全爆了，车才停下来。马路上的人都惊呆了！当时我家去了两辆车，后面车里人想，这下可完了，赶快去救人吧。等他们上来时，看见车上人都好好的，都感到奇怪。


我赶快打手机给表弟。表弟看了现场，激动地大声说，得亏你车上有法轮大法护身符，是法轮大法保护了你们全家人！当时有很多围观群众，也有交警和警察，他们都感到神奇，都说


“法轮大法太神了！”我们全家


人在这2011年到来之际，向法


轮大法师父叩头拜年，感谢大法


师父救命之恩！◇


 （文／大连居民）





 2011年1月19日    








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.one@gmail.com发电子邮件（标题不可空白），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。突破网络封锁，访问明慧网 www.minghui.org了解更多真相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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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明慧网】瑞典最大的健康展于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、三十日两天，在斯德哥尔摩市北部的索拉那举行。法轮功学员每年都被主办方邀请参加展会，法轮功（又称法轮大法）以其高效改善身体、精神健康的神奇功效，深受瑞典民众的喜爱。


丽娜是一位来自瑞典的教师，她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，问了很多问题。当她了解了真相后很高兴，她说：“当我一走近这里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，这里让人感到宁静、祥和，我要在我的研讨会上介绍法轮功。”


一位很绅士的中年男士曾是美国电视台科学频道的电视主播，现在瑞典做记者。他详细询问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以及中共一手导演的“天安门自焚伪案”的事实真相。 最后他表示要来炼功点学习法轮功的五套功法。


展台前有一位女留学生，她是特意赶来看法轮功功法演示的，她的故事很令人寻味。五年前的她，曾经满脑子灌满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谎言，来到瑞典后，她才了解法轮功真相，并有缘和法轮功学员成了朋友，在她处于很困惑、特别需要人帮助的时候，是法轮功学员用法轮大法的道理耐心地开导她，是法轮功的书籍，使她很快地从困惑中走了出来，很令她感动。


她表示很敬佩法轮功学员这么多年坚持不懈地讲真相，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了真相，她也要修炼法轮功。◇




















瑞典教师：一走近这里感觉就不一样











法轮功学员面对面讲述法轮功真相




















明白真相后的瑞典人签名支持反迫害














【明慧网】按：中共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，抢劫他们的财物，将他们劫持入监狱、劳教所，当他们走出牢狱后，仍然处处刁难他们，剥夺他们的生存权。大庆市韩桂荣女士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。


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韩桂荣女士，六十岁左右，在中共的高压下被迫离婚，流离失所多年。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大庆火车站住处被会战分局警察绑架，被萨区法院非法判四年，关押于位于哈尔滨的黑龙江省女子监狱。


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遭四年冤狱迫害的韩桂荣出狱后，因她被迫害得几近病危，才没有被六一零非法组织劫入洗脑班继续迫害。


因为中共迫害，亲戚不敢收留出狱后的韩桂荣，她无处安身、衣食无着。她申请办低保也被当地中共人员刁难。


以下是韩女士自述遭迫害经历。


我叫韩桂荣,在一九九七年十月有幸修炼法轮功，修炼后，自己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身体的病都好了。


迫害初期被绑架、追捕、抢劫


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，我因为是法轮功的亲身受益者，就去了北京为法轮功、为师父说句公道话，被北京的恶警绑架，非法关押在北京郊区平谷县看守所，后来通过绝食抗议才闯出来。中共喉舌媒体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造谣、诬陷给我身心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


二零零二年时，因迫害严重，各地区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很多，就因为我收留了一位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，我也被跟踪了，从此我也流离失所在外有家不能回。当地公安分局、还有两地公安分局（当时叫派出所）都在到处找我，他们多人在我家蹲坑，到我的亲属家骚扰。


片警杨某某多次到我邻居老太太家骚扰，恐吓威胁老太太，想从她那里知道我的下落。告诉老太太儿子参军找工作都要受到牵连等等。更为可笑的是，因为要抓我，把一个不修炼的邻居老太太给绑架了一天。给老太太的身心(转下页)





历经冤狱回家　 仍遭中共刁难

















